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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七七
年九月 ，西安
市青年路街道
办事处兴建新
楼，市建一公
司职工王天福,

属拆迁户 ，
当时商定：街 道办事处将
原人 防办公室用 房 安排给
王天福过渡居住 ，六个月
后，再另 行 安 置 王 的 住
房；在过 渡期 王天福应按
原住房面积缴纳房租、水
电费等 费 用 。然而 九年多
来，由 于青年路街道办事
处领导成 员 多 次变动 及种
种原 因 ，一直 未解决王天
福的 正 式 住 房 ，在 此 期
间，王天福 也没有 交付房
租、水 电等 费 用 。临 时过
渡房 也 因 年久失修 、顶棚
陈旧 、漏雨 ，墙皮 脱落 ，
地面破裂而 无法居住。一气之下
王天福 来到 西安市 第一律师事务
所，要求律师代 书起诉青 年路街
道办事处 ，解决 他的 正式 住房 ，
赔偿 部分 经济 损失。律师听 了 王
天福 的 反 映 情 况 ，认为 通过 非

诉讼调 解可解决这一纠纷 ，不必
向人民法院起诉 ，王天福听 明 白
后，当 即办理了 手续 ，委托律师
参与调 解 。

第一律师事务所委派两 位律
师调解此案。他们 首先找青年路
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调 查情 况 ，证

实了王天福反映的情 况属
实。促使街道办事处同意
承担 了 他们应负 的责 任。
然后这两 位律师又找王天
福做 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
作。经过 两位律师废寝忘
食地工作，当 事人深受教
育和感 动 ，不久双方就以
互相 谦让、互相 尊重的 高
姿态达成 了 协议；青 年路
街道办事处愿将王天福居
住的过 渡房 ，经房管部 门
将租赁关 系转 为 正 式 住
房，并付给王天福二千五
百元修缮 费。王天福愿意

作按房 管 部 门 住房租金标准 缴付
房租 ，并 承担修缮房屋 的全 部 项

目。事后王天福 激动 地 说：“还

是请 律师好，一下子解除 了 我九
年的 病 根。”

爱的 反 思
廉彤

我第一次见到 他 ，
是在一九八 四年十月 。
那天 ，我受命把一张吉
林大学颁发的 函 授毕业
证书交给他。

“ 报告！”随着 浑
厚的男 中音 ，跨进一个
精壮的 汉子。他走到我
面前 ，垂下手，惴儒地
望着我。我知道 ，这是
犯人听候 “训示 ”的 习
惯动作。这 时我才发现
这是一张多 么 生 动 的
脸：厚厚的 唇 ，浓黑的
眉，几道深深 的皱纹仿
佛刻刀雕 就一般 ，一对
大眼 中 闪 露着畏葸与 幽
怨；深蓝色的 囚服洗得
干干 净 净 ，新剃 的光 头
在窗 棂滤 过的光照下泛
着靛 青 色 。显 然 ，这一
切与 他二十 多 岁 的 年龄
相去 甚远 。

他接过毕业 证 书 ，
抚摸 着 ，端详 着 ，渐渐
地，两 手微微 颤抖 ，最
后竟 嘤嘤啜 泣 了 ……

从后 来 的 谈话 中 我
得知 ，他 出生 在 陇南 山
区。一九七六年被选送
到文县文工团 。起初 ，
这个年仅二十岁 的 青 年
并不惹 眼。几 场 演 出
后，人们 不得不刮 目 相
看了 。他 的嗓 音甜 润 ，飘
逸豪放 ，特别 是 那 一曲
陇南 民歌 《清水 流过 碧
山头 》更 使 那 些 白 水江
畔的 山 民们 赞 叹不 已 。

不久 ，团 里 招收 了
一批秦腔演员 ，这批演
员中最 引 人注意 的 一个
叫刘 X。她身 材修长 ，
扮相俏丽 ，唱腔凄惋 ，
令人如醉如痴。一次演
出中 ，他刚 下场 ，一杯
温热 的 糖 水 递 到 了 他
手上。“是 你 的 杯 子
吧”？她 问道 ，脸上飞
起两朵红云。他抖抖地
接过水杯 ，脸上热辣辣
的。第 二 天 ，他 洗 衣
服，她 也 端 来 了 洗 衣
盆。此 后 ，练功场 ，水
池边 ，两个年轻的 身影
总是不期而 遇 。

他俩相 好的风声不
胫而 走 ，很 快传 到 领导

耳朵里 ，学徒期 间 团 里
不准 谈恋爱 ，领导 家长
配合 “帮 教”，非但未
使两 人疏远 ，反而使他
们更加贴近 了 。

就在他们各 自 从家
中接受 “帮 教”返团 的
第一个 晚上 ，婆 娑的 竹
林沉浸在银 白 的 月 色
中，他们诉说 着 ，絮 叨
着，忘 情地 拥 抱 在一
起，感情 的 激流终于 冲
垮了 理智的 堤坝……

一九八零 年七月 ，
刘×被 精减 回 西安。两
人惜别 依依 ，泪 洒广元
火车站 ，发 誓 “在天愿
作比 翼 鸟 ，在地愿 为连
理枝”。分 别 后不到 一

年时 间 ，互通长途
电话十三次 ，电报
九次 ，通信三十余
封。

一九八 一年 四
月二十三 日 ，他们
双双住进了 韩森寨
旅社。他让她 回 文
县工作 ，她执意不
肯，反让他调 到 西
安，双方发生了 争
执。后 来刘 x提 出

“ 告吹”，这对他
不啻 是晴天 霹雳 。

“难道你忘 记过 去
的海誓 山盟？”

“那不过 是 为 了 得
到你的 爱。”

“ 你再说 一遍！”
他握拳相 问 。

她不屑 一顾地 “哼
” 了 一声。

他被激怒 了 ，象 一
头发狂的 狮 子 ，冲 上去
卡住她 的 脖 子 ，举起身
边的 方凳朝她头 上砸去
… …他骑 上 自 行 车 ，绝
望地 朝 一辆奔 驰的 汽 车
撞去 。

他自 杀 未 遂 被 抓

获，以故意杀人罪 ，被
判刑 十五年。二十五岁
到四 十 一岁 ，这 一段人
生最 富有 活 力 的 年华 ，
他将 在高墙 电 网 中 度过
了。

他蜷 缩在监所里 向
隅而 泣 ，忽而 ，当 他站
在那高精度的 龙门 铣床
旁操作的 时候 ，领悟 到
了一种从未 有 过 的 快
意，当 他两 次 接 过 减刑
裁定书 时 ，更加 感受到
阳光的 亲吻 和 春风 的 爱
抚。

激动 吗？回 答 是 肯
定的 。自 豪 吗？他苦笑
着摇摇头。是的 ，他原
本可 以 在舞 台上讴 歌春
天，甚 至可 以 参加 全 国
大奖赛，但这 一切现在
对他却只不过 是 记忆 和
憧憬。他本应选择理 智
和光 明 ，但却 坠入 了 暴
力和 罪 恶。他有过 童年
的梦 幻 ，有过 青春的 火
焰，却亲手为 自 己 营 造
了不幸和悔恨 。

培根说过 ，一切真
正伟大的人物 （无论古
人、今 人 ，只要 是其英
名永 铭 于人类 记 忆 中
的），没有一个是 因 为
爱情 而 发 狂 的 人。因
为，伟大的 事业 控 制住
了这种 软弱的 感情 。

愿生活 中 充满真挚
而又清 醒 的 爱 ！

篆刻 潘云 广

怎样办理遗嘱公证
遗嘱 公 证 是指 国 家

公证 机 关 根据遗 嘱 人 的
申请和 法 律 规 定 ，依 照
法定 程 序 证 明 遗 嘱 人 所
立遗 嘱 的 内 容 真 实 、合
法。因 此 ，公 证 遗 嘱 具
有强 有 力 的 法 律 效 力 ，

它高 于 其 他 形 式 的 遗
嘱。

为了 确 保 公 证遗 嘱
的真 实 性 、合 法 性 ，必
须查 明 以 下 几 点 ：

一、遗嘱 必 须 是立

遗嘱 人 的 真 实 意 愿 ，遗
嘱人必 须 具 有 行 为 能

力。

二、必 须 审 查 遗 产
的产 权 是 否 属 于遗嘱 人
所有 。

三、遗嘱 是 否 取消
了缺 乏 劳 动 能 力 又 没 有
生活 来 源 的 继 承人 的 继
承权 。

四、对 遗嘱 内 容 如
有不 明 确 或 容 易 引 起误
解的 地方 ，应 提 出 予 以

修改 。

五、立 遗嘱 人 由 于
情况 发 生 变 化 等 原 因 ，
要求 变 更 或 撤销 他 原 来
所立 遗 嘱 的 ，应 当 允
许。

六、经 公 证 证 明 的
遗嘱 ，应 予 保 密 ，毋 须
征求 合 法 继 承 人 的 意
见，所 以 遗嘱 人 无 须 顾
虑。

办理 遗嘱 公 证 通 常
要经 过 四 个 程 序 ：

申请：立 遗嘱 人要
要亲 自 持 自 己 的 身 份
证、工作 证 、户 口 簿 向
户籍 所 在 地 或 主要财 产
所在 地 的 公 证 机 关 提 出
申请，交 出 写 好 的 书 面
遗嘱 ，或 自 己 当 面 口 述
遗嘱 内 容 。如 因 病 或 其
他特 殊 原 因 不 能 亲 自 到
公证 机 关 办 理 时 ，可 要
求公证 机 关 派人前往 遗

嘱所 在 地 办 理 。遗嘱 人
要在公证 员 二 人 面 前 ，
在遗 嘱 上 签 名 盖 章 。如
果是委托 他 人 代 理 交 出
书面 遗嘱 申 请 公 证 的 ，
必须 提 供 有 代 理 权 的 证
件。

受理：公 证 人 经 过
对遗 嘱 人提 出 申 请 的 审
查，予 以 接 受 并 表 示 给
予办 证 ，并 发 给 申 请表
和告 知 所 要 交 纳 的 公 证
费用 。

调查 ：公 证 机 关接

受遗嘱 人 申 请 办 理 遗 嘱
公证 后 ，要 对 遗 嘱 的 内

容进 行 调 查 研 究 ，首 先
查明 是 否 反 映遗 嘱 人 的
真实 意 愿 ，所 要 处 分 的
财产 是 否 遗 嘱 人个 人 所
有，这 样 才 能 使 公 证 文

件确 实 可 靠 真 实 。
出证 ：公 证 机 关 经

过调 查 研 究 ，认 为 符 合
法律 规 定 ，应 按 照 一 定
格式 出 具 公 证 文 书 ，用
以证 明 遗 嘱 人 所立 遗 嘱
的真 实 性 和 合 法 性 。

经过 以 上 四 个 程

序，该 遗 嘱 公 证 即 告 成
立，同 时 也 就 具 备 了 法

律效 力。（书 民荐 ）

学法律
刊头设 计　王 洪 斌
本版 编 辑　王 鹭 毅

踏
破
铁
鞋
无
处
寻
（
漫
画
）

陈
洪

捕
役
识
盗
的
奥
妙

王
锦
春

据《折
狱龟签补 》
记载 ，一个
常年 在外跑
码头 的 商
人，被强盗
杀害 了 ，凶
手却逃 之夭
夭。县太爷
限令捕 役 ，
将凶 手缉 拿
归案。时 间
一天 天 过

去，凶 手仍无踪影。于
是，只 好请一 位 赋 闲 在
家的老 捕役 “出 山”。

众人心 急 如焚 ，老
捕役 却 不 动 声 色。这
天，众 捕 役 来到 地 处河
边的 茶馆 喝茶。此 时 ，
河面上驶来一 条 船 ，船
尾晒 着 洗 过 的一床 绸

被，被面上叮 了不少苍
蝇，并无其它异样。老
捕役 看 了一眼 ，忙令众
人：“快截 住这条船 ，
强盗 就在船上。”一过
堂，那 家伙果然是谋害
商人的强盗。对老捕役
高超 的本领 ，众人佩服
得五体投地 。

老捕役是 怎 么得 出
“ 强盗 就在船上”的结

论呢？他的 高 明 之 处
就在于运用 了科学的逻
辑思维方法。他是从绸
被的蛛 丝 马迹发 现破绽
的：船夫中 难有 富 裕之
人，是不 会用 也用 不 起
绸被 的 ，且洗被 子 哪有
将被 面 和 棉 絮 一块洗 的
道理 ，其 中 必有文 章 。
再则 他又联想到 ，苍蝇
爱叮 血腥气的东 西 ，而

人血的腥味又不 是一下
子洗得掉 的 ，从而 断定

“ 被子上有 血腥味”，
得出 了 “凶 手 就 在 船
上”的结论。经过这 样
一般 到 个别 的 演 绎 推
理，使 疑案的 真 相大 白
于天下。

当然 ，这个具有传
奇色彩的 小故事 ，把老
捕役说神 了。无论古时

还是今 日 ，以 此 “奥
妙”识盗 ，亦属武断 。
尽管如此 ，也不能认为
老捕役识盗仅仅是凭逻
辑推理。正是 因为 有 了
长期 破 案 实践的 经 验 积
累，加上广 泛 的 生活 阅
历，才 为 他进行推理提
供了 正确 的依据 ，使得
强盗 在铁证面 前 ，无从
抵赖。

小讲壇
小议 干涉 婚 姻 自 由 罪

李喜 善

民事纠纷 中 ，常有父母或近亲
属干涉子女婚姻 自 由 或 子女干涉父
母再婚的 现象。其 中 有 的 发生 了
暴力 行 为 ，构成 了 犯罪。例如：某
青年谈 了个朋友，父母不 但 口 头上
坚决反对 ，而且为 避 免双方 接触 ，
竟将女儿毒打后 关禁 在家。这 就超
出了 民事行为 范围 。

那么 ，暴
力干涉婚姻 自
由的 案 件 ，一
般有些什么特点呢？其一 ，行 为 人 出 于 主 观 故
意，其 手段多 为谩 骂 、殴打 、禁 闭 等 ，后果常 引 起
被干涉者 身心痛苦，甚至 由 于不堪忍受而轻生。
其二 ，犯罪主体多 是直系 血亲或旁系亲属。其动
机常 出 于 “好心”，而采取 了 违 法 的 手段。其

三，晚辈干涉长辈 再婚 ，多 出于对
婚姻 的不正确心理状态 ，感到 “丢
人”或 恐 出 财产 纠 纷 。其 四 ，其 他利
害关系者 的干涉。这 种人 的 动机可
想而知。以上 种 种 ，都 在 客观上程

度不 同 地破坏 了 婚 姻 自 由 ，甚 至
会导 致严重后果。对此 ，我 国 刑法
第一百七十 九条规定 ，以 暴 力 干涉
他人婚姻 自 由 ，情 节 和 后 果一般
的，处 二年 以下徒刑或者 拘役 （告
诉的才处理 ）；因 暴 力 干 涉而 引 起
被害人死亡的 ，处二年以上七年以

下有期 徒刑 。
由此看 来 ，对 干 涉 婚姻 自 由 的 民

事诉 讼 ，应 当 注 意 暴 力 犯罪 行为 的
漏诉 ，以 确 保婚姻 自 由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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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 的 私人捕快
美国 私 人捕快 ，就 是 那 些 专 门 根

据地方治安机关发布 的 通 缉令捉 拿 案
犯，并从政府领取一定 的 赏 金 的 个
人。由 于私人捕 快拥 有可 以 使 用 暴 力
等特权 ，美 国 的罪 犯对 他们较之 警察
更为 恐惧 。

一些美 国 人士 认为 ，捕快的 发 展
怂恿 了 私刑 的 泛滥，是对 个人 暴 力 行
为的默认。然 而由于 警察 当 局 日 益无
能，私人捕 快反成 为美 国人心 目 中 的
英维 。


